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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合宪因而合法


迫害违宪因而非法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微风轻抚，天气晴好。和许多老人一样，王叔吃过早饭就出门遛弯，今天也不例外。


可当中午王叔回到家中时，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家里象遭到劫匪洗劫过一般，一片狼藉。马上清点财物，发现四、五万元现金及一个四千元的存款折全部丢失了，家里的一些物品也不见了。老人脑袋嗡一下，那可是我攒了多年的买棺材钱啊！


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辽宁省阜新市西铁派出所副所长曹旭等人洗劫了王叔家的财物，并且非法带走了王叔的老伴王杰阿姨。


这天上午，西铁派出所副所长曹旭等人伙同社区人员到王叔家敲门，王叔的老伴王杰阿姨正在家中，曹旭等人要求王姨到派出所了解一些情况，王姨说：我也没做坏事，我不去，我走了家中没人丢钱怎么办。但是王杰阿姨连钥匙都没顾上拿，就被曹旭等人带走。到了派出所，一进屋，曹旭等人就翻老人兜找家门钥匙，没能找到，他们再次返回竟然撬门砸锁入室，进行了非法抄家，因而出现了王叔眼前的一幕。


王杰阿姨今年六十岁，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身体非常棒。用她二儿媳许娜的话说，我妈这么多年就没生过病，一片药都没吃过。给我们省了多少心！只要我妈在家，家里啥事都能化解，啥事在我妈这都不是事儿。王杰阿姨热心肠、心眼好也是众所周知的，前一阶段大儿媳妇有病住院，顿顿饭都是王姨给送，同病室的都以为她们是亲娘俩呢。而王叔家族中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杰阿姨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做到的。


修炼法轮大法不仅给王杰阿姨带来了好身体，还带来了一大家人的和睦，为此王杰阿姨非常感恩法轮大法。恰逢今年五月，法院立新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所以海内外十多万法轮大法的受益者纷纷向我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诉状，起诉十多年来非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王杰阿姨也毅然加入其中，分别向最高检、最高法邮寄了起诉江泽民的诉状。


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弘传，上亿人身心受益，而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之心，及对修炼人数众多的恐惧，于一九九九年七月滥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起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这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致使众多信仰法轮大法的同胞遭受非法关押、野蛮毒打、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被迫害致死人数无以计数。因而，江泽民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江泽民欺骗全国人民仇恨法轮功，同时胁迫公检法司人员迫害法轮功。作为元凶，他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刑法，也违反了国际法，罪大恶极，罄竹难书。那么他的追随者在法律上是同案犯，必然是同罪。可是法轮功学员把公检法司人员也视为受害者，只起诉祸国殃民的首犯江泽民一人，这是多大的善心呀！西铁派出所的曹旭等人，你们不但不做一个真正的惩恶扬善的警察，怎么还能助纣为虐呢！


曹旭，不要被眼前利益迷住双眼，如今连“七一”宣誓都是维护《宪法》，你可不要执法犯法啊！你们还在延续着江泽民在位时的嚣张，可是你是否知道，今年的“法官终身责任制”、《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等都已随时等待将执法犯法者抛出做中共的替罪羊！文革的教训，四人帮、红卫兵的下场，还有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等等的结局还不足以让你们警醒吗？更何况，海州区公安分局的国保人员都说，只是让你们到王杰家核实核实，是你们自己抓的人。看看，现在就已没人替你做后台了吧！


有这样一个事例：重庆市江津区贾嗣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却不悔改，后患皮肤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年仅四十余岁的他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据当事医生讲，周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自己身上上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悲剧。


曹旭等警察们，为自己生命的永远着想吧！不要到没有后悔的机会时才来后悔。抓紧时间，停止迫害，善待法轮功学员，赎还罪过，与罪恶的江泽民切割开，不要给他当陪葬，才是明智之举啊。





王叔的家被土匪抢劫了吗？








阜新要闻





十一年冤狱迫害　


辽宁宋桂云再遭绑架





在中共持续16年的灭绝性迫害下，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得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达三千多项。法轮功书籍已被译成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和平派出所非法抓捕两名大法弟子


9月11日，原品品尝尝饭店老板、已年过七旬的耿素凤老人只因为几张法轮大法受迫害真相的粘贴，竟遭和平派出所民警高号等人非法绑架、关押。同样的事情还曾发生在8月19日，年近七旬的老人胡占亭先生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和平派出所绑架，而且在家里无人的情况下又被非法抄家。


去过品品尝尝饭店的人都知道，老板耿素凤性格爽朗，乐于助人。2003年，被阜新市国保大队非法判处劳教三年，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受尽折磨。2011年又被非法判刑三年，被非法关押于沈阳女子监狱城，刚刚获得自由不久。


新地看守所殴打张国珍，并强行送至辽宁女子监狱


辽宁阜新法轮功学员张国珍被阜蒙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两个月，八月初曾被沈阳女子监狱拒收。


回到看守所后，看守所人员殴打张国珍，且不允许家人接见，谎称张国珍违反监规。八月末，张国珍再次被强行送入辽宁女子监狱，入狱时血压高达200，但看守所与监狱勾结强行收监。直到九月中旬才通知家属，家属去见时张国珍身体非常虚弱，血糖达到16左右。


辽宁阜新新地看守所主管女队的副所长：孙俪然：13470367212


彰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崔海峰绑架十余名法轮功学员


只因为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起诉江泽民，彰武地区已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遭彰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崔海峰绑架，被非法居留10至15天。


崔海峰参与了彰武地区几乎所有对于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案件，导致法轮功学员的女儿、智障女孩儿于美玲被活活折磨致死，导致同事、公安干警高雨民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导致数十人先后被非法关押。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六日】辽宁阜新市今年六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桂云女士，在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里，二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非法关押十一年，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晚上，宋桂云女士再次被绑架、构陷，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阜新新地看守所。


宋桂云女士，一九五一年出生，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一身顽疾缠身，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宋女士笃信“真、善、忍”，并把他实践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她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与同事和睦相处，出现矛盾不记恨；在家庭中她对子女尽责，在外面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贪图别人的好处、占别人的便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里竟被非法抓捕七次，累计被关十一年，期间遭受了罚站、罚蹲、面壁、靠椅站着、捆绑、挨打，每天十六小时的奴役、加期，被剥夺上厕所的权利，剥夺说话的权利等。她的家人也跟着承受了太多的不安与惊吓，着急与上火，她的丈夫就是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于二零零九年间去世。


十多年的苦难并没有摧毁宋女士的坚强意志，因为她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就像她在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中写了这么一段往事：


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我和同修到农村传播真相时，又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福兴地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四个月后，又一次被非法判刑了三年零七个月，在看守所的四个月期间我得了三种病，一种是肾囊肿、一种是喉癌、一种是腰椎病，这么严重的病公检法的警察们不但不把我放回家，还把我送到沈阳监狱，我为了证实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警察要我签字说后果自负，就这样我第五次被送到沈阳女子监狱。在这三年零七个月当中，警察们都在观察着我，以为我会很快死亡，他们一直观察到我出监，也没有他们所期盼的死亡事情发生，对此，他们感到震惊，没想到法轮大法这么神奇。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晚上，宋桂云女士前往阜蒙县扎兰讲真相，被警察包永光、史庆伟绑架到派出所，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阜新新地看守所，再次面临非法判刑。

















二零一五年三月底，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张国珍被中共阜蒙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两个月。此前，张国珍曾经在阜新市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关押迫害三年，在辽宁省马三家被非法劳教两年。在黑牢里，张国珍惨遭酷刑折磨和超强度奴役。





张国珍女士年近六十岁，修炼法轮大法后，糖尿病、腰椎间盘脱出症状都不治而愈。早在二零零八年，张国珍曾被非法劳教，遭受拳打脚踢、上大挂等酷刑，她的老邻居气愤地说：“阜新县就这一个好人，还被他们抓走了！”





以下是李明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一九九六年，听人介绍说修炼法轮功能使人心向善，对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母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修炼了一段时间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腰椎盘突出压迫神经，走不了五米远就痛的撕心裂肺，苦不堪言。想和母亲去逛街都变成了我的一种奢望，更别说去旅游等与有关行走之类的事了。多年来母亲四处求医无果（牵引、按摩、吃药），使我母亲经常想到用死来解脱，但看到还未成年的我又不忍心让我变成孤儿。自从我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重获健康，无病一身轻，和我逛街，爬山走十里八里都不觉累。





而且母亲以前的脾气暴躁，我一犯错误就打我骂我，但现在学了法轮功用“真、善、忍”衡量一切事物，修炼内心，使她的脾气也变好了，我再犯错误就用法理告诉我怎样做一个好人，不再打我骂我了。学法轮功后使我母亲放淡了私欲、名利，学会了处处为他人着想，内心恬淡、充实而宁静，可谓身心受益。从此让我感到我的家里更加和睦与温馨。


可是，仅仅因为坚持了这样的信仰，我母亲却曾经在阜新市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关押迫害三年，在辽宁省马三家被非法劳教两年，使我这个温馨的家庭支离破碎。





家里没有了母亲我只能出外打工赚钱养活自己，由于没有母亲这个精神支柱我变得内心空虚、害怕。每当听见别人张口喊妈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我的妈妈在哪里，妈妈，女儿好想你……在外面受尽了本不属于我这个年龄所承受的一切辛酸苦辣，被人欺负也不知道向谁诉说。回到家里看到父亲每天都喝着闷酒，一根接一根的吸烟，唉声叹气！我的世界崩溃了！这是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都弥补不了的创伤。





在非法关押期间我母亲还经受了身体上非人般的残酷对待、精神上的摧残，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以下是我母亲被关押期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





非法关押期间恶警对我母亲采用各种体罚折磨。记得母亲讲述过在阜新市教养院恶警为了让我母亲所谓的转化，用跑步的方式折磨，从下午一点一直跑到四点，有时跑到五点吃饭时间才回去，有的时候跑的都不会走路了，晚上还要高强度的体罚，弯腰九十度，两手向后方背，下搭一点就用电缆线抽打，用脚踢。痛的我母亲泪水和汗水都交织在一起。从八点开始一直到半夜一点，肉体上非人般的酷刑折磨，真是让人精神崩溃！





一次干警问我母亲还炼不炼功，我母亲说：“大法弟子当然得炼功。”结果干警手持电棍、警绳开始又一次的残酷的折磨，把我母亲用手铐铐在凳子上电，然后把绳子用热水弄湿，把两手绑上，用力向后上方拉，使劲拉。我母亲痛的坚持不住惨痛地“啊”了一声绳子掉了下来，她们又绑上，再拉，我母亲坚持不住又“啊”了一声，绳子又掉了下来。如果当时我母亲不叫，她们就能把我母亲的胳膊拉断了。





放下来后恶警又把我母亲用绳绑在沙发上用电棍电脖子，一个姓程的干警还用脚蹬着我母亲的前胸，后来到打饭时间才把我母亲放了。这样的事情经常都会发生。每天都在折磨着、摧残着我母亲。听到这里我这个做女儿的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能默默的流泪。





还有母亲在辽宁女子监狱八监区做针织品，劳动强度非常大，有个干警叫左小燕非常凶狠。每天早晨七点出工，中午十一点吃午饭，吃完就马上干活，晚上五点吃饭八点收工。为了提高产量，加大任务量，完不成的人第二天就被左小燕叫到办公室用警棍电击颈椎、下巴、还打嘴巴子，一边骂一边打，电的青一块，紫一块，打的脸部红肿。即使这样也不能吭一声，否则将被用更毒的手段迫害。打完后还得回车间干活，有时还撅着屁股两手伸到脚后，低着头两、三天不让吃饭，还有时用手铐铐到装活的车上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





干活期间上厕所也是有规定的：上午九点，下午两点，晚六点各一次。其余时间不让上。产量要求不断的上升，完不成任务除了上刑外，还罚款五十、一百、二百元不等。（这钱都是家里人给送去的生活补助）





除了干活还强迫转化，不转化就体罚来折磨：如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几天几夜不让睡觉造成极度恶心吐黄水等；白天出工在车间里弯腰九十度，在脖子上挂两个秤砣。晚上回监舍恶警怕别的人看见，用纸把门窗糊上指使其他犯人打法轮功学员。





寒冷的冬天母亲被恶警扒光衣服叫其在外面冻着，鞋子也不让穿，冻得母亲手脚开始又麻又痛，最后都失去了知觉，清鼻涕直往下淌。有时恶警还会把母亲用手铐铐在走廊的铁管子上，穿着秋衣秋裤在外面冻着，冻得浑身发抖。





母亲讲到还有一次恶警叫她到会议室体罚，双腿盘着坐在冰凉的地上，不让拿下来，动一下就用电棍电，两天两夜不让休息。





人民警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是她们都对我母亲做了什么呀？！难道他们家里没有父母儿女吗？没有了人性，没有了良心和道义，这是对人权的侮辱，对国家的法律的践踏，在残害人民！





我母亲身体一天天的消瘦，原来一百四十斤左右，在那里被折磨的就剩九十多斤了，面部惨白没有一点血色，因此还患上了糖尿病。





那里吃的也极差：窝窝头硬的都不好咬，喝的白菜汤，上面飘着虫子，喝完碗底还留有一层沙子；吃的菜都不洗，有时连汤都没有，每人分给一把生的萝卜条，白面糊放些盐当大酱给吃。





看见母亲这样的消瘦女儿的心里说不出来的心痛，去探望的时候买一些补品是不让带进去的，只能在她们那里的商店购买，但价钱是外面的五六倍，没买上几样就几百块钱，我每个月打工赚的不多，只好省吃俭用攒钱给母亲买一些吃的。





母亲接着说上级领导一来检查，中午就吃馒头，白菜汤里放几片肉或是鸡骨架。辽宁女子监狱被称为“文明监狱”，表面环境好，有篮球架、跳板、滑梯、各种装门面的设施齐全，这些都是给检查的领导看的。当时八监区大门上挂着一个四～五米长的大条幅写着“创建现代式的文明监狱”，门口还有个牌子写着严禁干警使用警戒各种刑具体罚或指使他人殴打服刑人员。这些都是给人看的，实际是个慢性杀人的地狱！





领导一检查队长就开会和她们说：“如果领导问你们有休息时间没有，你们就说中午休息半个小时。”实际是没有休息的。我听后问母亲：“那每次接见你时怎么不说哪？”母亲说：“不敢说，在里面被用酷刑折磨，要是说了就又是上刑、体罚，下次就不让接见了。”

















酷刑演示：“上大挂” 





在辽宁马三家教养院时，我母亲每天起早到晚的超体力劳动不说，恶警还用更残忍的酷刑“上大挂”等酷刑迫害着我母亲。所谓的“上大挂”就是把人两手用手铐铐在两个二层床上，脚铐在两个床上的下端，整个人是悬空的，然后两个恶警在边上用脚踹分别的两个床，有一种要被五马分尸的感觉，手脚腕被铐的不过血脉痛苦不堪。有时是几小时，有时甚至是几天，放下来手脚都是紫青色，走不了只能在地上爬。





为什么我母亲修炼做好人按“真、善、忍”做事会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功法却遭到诋毁，有点良心的人，怎能昧着良心听之任之呢？





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我母亲又一次被阜蒙县城西派出所刘大魏、侯喜为等非法抓捕，恶警竟然捏造，拼凑所谓证据诬告我母亲。阜蒙县检察院曾以证据不足将案件打回，可城西派出所所长曹晓光、副所长刘大魏、侯喜为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又一次把案件递交检察院。就这样在阜蒙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张铁刚的起诉中，在正义律师以国家宪法强有力的无罪辩护下，我母亲还是被阜蒙县法院审判长张义、审判员李博，一审非法判刑三年零两个月。就这样二审阜新市中级法院审判长李渊、审判员刘书宝、周石虎等也没有按国家法律开庭审理，驳回我母亲的上诉，维持原判。使我母亲再次受到不公正对待。





在这期间我也曾多次找过负责我母亲这起冤案的各部门负责人，向他们诉说信仰自由这是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母亲自从修炼以后整个人心灵以及身体的巨大变化，从他们的谈话中透漏出知道我母亲是个好人，但都表露很无奈又无能为力的表情，因为这是上级给他们施加的压力。这都是江泽民一手操控手中强权，强迫公、检、法、司人员违心的做着迫害人民的事实。





截至2015年9月19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达到2.14亿。











